
我们在哪里？——当代艺术的价值与意义

又是一次展览的开始，本应习以为常了，作为策展人，总得为展览的由来以及所要表达的说

上点什么，但这次却有些不同。阔别北京六年后，重新回到这座既熟悉、又有些许陌生的城

市，开始一个崭新的当代艺术中心的创业，对我来讲，牵动内心的实在是很深、很多。因此，

当首展的题目最终确定为“我们在哪儿？”的时候，不能不说，它映射了我对今天的中国当

代艺术以及对生活本身错综复杂的思绪，甚至困惑。

落笔之前，还是忍不住先拜读了几位老友的新文。坦率而言，我的确给自己，也给大家出了

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说它不大，是因为我们活生生地存在，时刻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

位置，并以此为基点努力追逐心中的理想；说它不小，则是因为“我们在哪里？”一如“我

们是谁？”、“我们为什么存在？”这种元命题，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完满

的答案。而就我所从事并为之奋斗的（中国）当代艺术而言，此种困境尤为现实和迫切！

有趣的是，在这些约稿中，来自不同行业、有着不同背景的笔者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当下中

国经济与中国当代艺术相拥欢舞的局面要保持冷静，我以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凭心而论，

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波折多舛，能够获得今天的成绩和的相

对宽容的环境实属不易。作为二十多年整个历程的参与者、见证者，我和许多人一道，亲历

了中国当代艺术从最初的边缘化、小圈子、反主流，到文化和社会价值被人关注和部分认可，

再到今天几乎替代官方艺术，能够参与、对话甚至影响国际艺术机制，平心而论，我们珍视

这笔短暂但却丰盈的集体精神财富。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犹如乳臭未干的懵懂少

年 , 还没来得及历经世事，便受到商业化、时尚化和个别艺术家明星化的狂轰乱炸，其对中

国社会发展真正的历史使命——创新意识、独立的文化思考和社会批判精神——正面临消退

的危机！如果真如某些评价所说：“现今人们对当代艺术的了解只能、也只是来自它的‘影

响力’——金钱、权力、政治背景”，如果艺术家及其创作行为就像工人在流水线上加工、

组装产品，那么，阿瑟·丹托在 20 世纪末慨叹的“艺术的终结”就的确近在眼前！

放眼整个世界艺术史，困惑我们的似乎还远不止这些。“艺术”本身的功用早已屡遭质疑。

1930 年代，瓦尔特·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预言，机械复制的手段将最终

消解古典艺术的崇高地位，艺术的权利将从“专业人士”手中解放出来，成为普通公众的一

般权利。随后不久，大众文化蔚然成风，后现代主义艺术大行其道。2005 年，约翰·里奇（英

国当代批评家）更是宣称“在西方，两个半世纪以来，人们宣称艺术是‘神圣’的，艺术比

日常生活拥有‘更高的真实，更坚实的存在’，它表达的是‘永恒’和‘无限’”等都是对

艺术的夸大其词，强调“只要某人认为某物是艺术品，它就是艺术品”。熟识艺术史的人们

应该知道，这正是对当下人们无法厘清“什么是艺术品？”、“艺术有什么用？”的混乱状



态的极端反应。因此，当中国当代艺术陷入外部学术支持体系失语和内部非理性环境繁乱的

困境之时，对“我们在哪里？”的定位便显得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当代艺术，具体而言，

中国当代艺术从现在的起点走向未来，是否存在价值？抑或如何实现它的价值？都成为了我

们回到起点，重新廓清的问题。

我以为，“思考力”是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与内容，它体现在对过去的记录和反思，对当下

的挖掘和呈现，更重要的是对未来的遴选和提示。事实上，从 2001 年策展《新形象：中国

当代绘画二十年》，到 2002 年参与主办《都市营造—— 上海双年展》，到 2004 年创办上

海外滩三号沪申画廊，再到 2007 年末赴美国迈阿密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举办《超越标象：

中国当代艺术展》，以及开业在即的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可以说，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

的每一个重要时期 , 我所力图挖掘与呈现的正是蕴涵在中国当代艺术创作中的这样一股力量。

如何将“把当代中国艺术的优秀历史留在中国；让当代艺术融入城市发展进程、对社会进步

真正起到推动作用”的诉求真正落到实处？扪心自问，多年来 , 尽管我们非常努力，但成绩

并不理想。社会的巨变和经验的积累告诉我，我及有志同仁有责任，也有可能继续这一艰巨

的使命！因为，中国当代艺术自始至终都应当是中国精神的反映，也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真

正了解、面对和解决这片土地上生命进程中的种种问题。中国当代艺术继续往前发展的根本

动力也只能源自自身。

当下的中国，与世界上任何一个走向成熟的国家一样，经济逐渐强大后必然希望在文化上的

有所作为。浩瀚五千年的传统文明自是宝贵，而现代的创造与活力则更加重要！当代艺术最

根本的两个特质——独立的思考性和自由的创造性——需要有一批对艺术怀有真诚信念与执

着追求的艺术家来扛鼎与实践，同时，也需要艺术评论界、艺术推广机构的重新认定与坚持。

因此，我及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愿意为此搭建一个充分的跨学科交流平台，吸引各界来关

注中国的当代艺术，同时，也激发艺术家们的真诚创作。

如果说，过去的十多年，潜意识里我是在对新事物的热爱和对选择的进退徘徊中被动工作的

话，那么，新艺术中心的创建便是我人生中的一次主动的积极探险。记得“五一”郊游，天

色渐晚时，朋友坚持邀我深林漫步，我满心好奇却又拼命退却，当时朋友的一句话让我警醒：

“一个总停留在安全地方的人怎么能寻找到理想中的伊甸园？！”

是啊，艺术创作的核心和意义不也是如此单纯吗？那时，我感受到了艺术与生活本身的相通

与交融，对未知的渴望和追求是其共同的、永不改变的动力源泉！每当我们觉得干旱疲乏之

时，只有回到这里，才可能重新得力，才可能不迷失，才可能清楚地知道“我们在哪里”。



这是真实的，而且可信。

翁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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